
祝附中青春不老，进步不息

日在附中年 周年月

校庆大会上讲话

林砺儒

师大附中 年的发展史与我国中学教育发展史有很大关

系。我要把当年建校的

月

经过简要地叙述一下。

年

京五城学堂

中前身

中国第一个公立中学的

诞生。

大家都知道这一年

签订了辛丑条约，这是

帝国主义集团强加给中

国的一条最刻毒的枷

锁，从而更加激起了中

国人民革命的决心。

林砺儒（

同年又一件大事是

废除了八股文。毒害了

中国知识分子历时五百

五十余年的八股文至此

日，北

师大附

成立，这是



才废止。这也说明了清政府慑于当时舆论，勉强废了八股文，

并宣称准备废科举，兴办学堂。北京五城学堂是在这样的形势

下建立的。

北京五城学堂是普通教育性质，也是头一个独立设置的普

通学校。然而，为什么不叫做“五城中学”呢？就因为那时候

还未有“中学”这个名词。“大学”和“小学”都是我国固有

年壬寅学制

《钦定学堂章程》

年以前，直追溯到　

服务的专业学校。 年，上海南

的名词。惟有“中学”这个名词直到

公布之后才出现。

年，北京同文馆成立，这

翻译，海、陆

年间，中国也曾仿照西方办学，设立一些学校，讲习“西学”，

俗称为洋学堂。这时期没有学制系统，更没有普通教育制度，

所有兴办的学堂，都是为培养“洋务”人才

军，工业，交通等等

翌

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发觉了学生们没有普通知识作基

础，难接受专业教育，乃在校内增设一种补习普通知识的预备

班，当时起名为二等学堂，直译英文的

年，天津中西学堂（后来的北洋大学）也照样附设年，

年，北京五城学堂是头一所独立设置的二等二等学堂。

学堂，所以说，北京五城学堂是最早的公立中学，翌年随着壬

寅学制的公布，就成为五城中学了。

号，而一至六号都是局内自用的，所

当年五城学堂的设立，与北京电话局的开办有莫大的关

系。双方的总办是一个人，福建人陈璧。电话局与五城学堂都

设在厂甸，局的大门与校的大门（附中南门）都紧挨着在一

起，学堂的电话是

年以前的兴学作风。假

以七号电话是当时民用电话的头一号。我们今天从这些事实还

可以看出当年五城学堂与电话局像是一家，学堂的设立是打算

为北京电话局服务的，这反映着



年壬寅学制的公布，五城学堂就很可能在二等学如没有

兴办

堂的基础之上设立头等学堂，而成为一所电信专业学校。它的

目的与上海南洋公学、天津中西学堂一样，都是为洋务人

才服务。所不同的只是那两校是由专业班办到普通班，而五城

学堂接受了上海、天津的经验教训，要先由普通班着手罢了。

年壬寅学制的公布，是中国学校教育近代发展史的一个

分水岭。从此以后，才有学制系统，才有普通教育制度。而师

大附中的前身五城学堂正是前后两阶段的转折点，它挑起了承

按

上启下的作用，这是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值得注意的一件事。

年壬寅学制的规定，京师大学堂，内分一科（大

学预科）三馆

年冬季。翌年，

译学馆、进士馆、师范馆。京师大学堂的师

范馆是今天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成立于

公布，规定高等师范教育定名癸卯学制 钦定学堂章程

为优级师范学堂，由首都及各省省会设立，再经过几年，京师

大学堂师范馆才独立成为北京优级师范学堂，迁至琉璃厂厂

甸，和五城中学在一处，而五城中学从此成为附属中学。自此

以后，附中就更有条件负起中学教育开路先锋的重任了。

林砺儒：著名教育家。 年任附

年历任教育部中教司司长、教育部副部长、北

年；

中主任。

京师大校长等职。一生辛勤从事教育工作，锐意改革，我国中

小学各六年的学制，林先生是最早的倡导者、实行者之一，还

组织各科教师自编教材，对全国教育有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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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数学教育家傅种孙先生

金保赤

年全国解放，我回到

我和傅种孙先生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先后同学，多年同在

师大附中任教，后来又都回母校教课。我们抗战期间分别在西

北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执教。

北京，他提醒我应该回原岗位，我便回校任课。他当时任教务

长，我又在他直接领导下兼做部分教务事宜，朝夕相共，更增

加了我对他的认识和钦佩。

首先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两三年间的治事精神。他禀性

耿直，做事公而忘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

北京解放后不久，在偶然的机会下，因湘潭汤璪真教授的

介绍，种孙先生得以会见毛泽东主席。会谈之下，领袖对种孙

先生的学识，颇为器重，勖勉有加；种孙先生则受宠若惊。试

想解放以前，被反动政府视同草芥、长期遭受迫害的一位科学

家，一旦亲聆主席教诲，受到和煦拂拭时，所思何事？只能是

谋求如何适应时代需要，力图报称而已！种孙先生出任师大教

务长之时，正届北京和平解放之初，师大一如北京当时其他高

等学校，疮痍遍体，百废待兴，全校师生无不喁喁望治；但思

想徬徨则无可讳言。当时安排副教务长丁浩川同志主持政治思

想工作，而举凡教学秩序、课程调整、教师编制则统由傅教务

长负责。其间与苏联专家的配合，如何抉择，如何扬弃，尤其



年一无差错的工友开了一

煞费周章；使一位认真负责的科学家心力交瘁。先生患胃溃疡

多年，此时往往因公务繁忙，日不暇给，以至废寝忘餐，常以

几片饼干充当膳食；教务已极度紧张，而新校舍的建设，从图

纸设计到工地实践，也在他的治事范围之内。记得一次讨论计

划，傅先生在主持数十人的会议之中，因胃溃疡复发而大口吐

血，但仍坚持把会议进行到底。其所以殚心竭力、呕心沥血以

赴事功，无非是爱党、爱人民、爱教育事业的集中表现。

傅种孙先生的治学精神，可以概括为“谨严”二字。他的

教学工作同他的治事精神一样，也是认真负责，数十年如一

日。他对课堂教学，极有研究，讲课深入浅出，言简意赅，鞭

辟入里，尤其边讲边写的板书，总是成竹在胸，写来眉目清

楚，远看如画图。有人以为这是小节，其实大有助于理解，能

使学生印象深刻。曾有旁听过的人，认为他的板书足为楷模，

遂于下次听课时携来相机，将所作板书一一摄取，然后作为插

图编入他自己所著的数学教学法书里，深受读者赞许。于此可

见种孙先生一丝不苟的精神，以及其研究教学法的精到。我记

得在 年代师大附中为一位敲钟

个表扬大会。会后傅先生对我说：“长期不懈地努力是一切成

功的秘诀。”这话也体现了他在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中的一种

信念。他在数学上的造诣，我虽不敢妄参末议，但知他与当时

数学名家时有来往。他数十年培养的门弟中，后来在著名大学

数学系充当主任和教授的，很不乏人。他的著作很多是结合他

数十年课堂教学经验而写的，与纯理论文章不同，因而弥堪珍

贵。他在师大附中以其长期经验和其他数学教师共同创办算学

丛刊社，完全以数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为目的，编纂中学适用的

整套数学教科书；既在师大附中使用，为该校同学奠定了理科

的坚实基础，后来又通行全国，把当时疏漏多端的中学数学教



材整理得理论严密、条理清楚。这番功绩不可磨灭。

种孙先生把培养人才引为自己不容忽视的责任，而且怜才

爱士。凡在社会上但有一技之长，便嘉奖与提携，多方延揽。

以上仅就个人记忆所及对傅先生治事、治学与执教三方面

略述梗概，藉以纪念。我今年八十有二，且重病在身，写此短

文，聊申积悃。

字少曦）：金保赤 年校友。对外贸易学院教授。



回忆母校 高师附中

回忆师长

马 巽

我 年进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高等小学（当

时学制：初等小学四年，高等小学三年，中学四年，然后考升

大学或专门学校）的一年级，

年，看来还是很健康牢固。现在每

年二年级时，移到新落成

的校舍，就是现在南新华街北头路东，沿街可以看到的红色木

造二层楼房。当时和平门豁口未开，还没有南新华街，包括高

师、附中、附小三部分在整个带有小丘陵的校园里。后来开了

豁口和南新华街，把高师和附中、附小隔开了，这个小木楼就

沿街了。这座建筑虽经

当路过那里，总不忘要隔墙仰望一下，心中在问候它“可好”。

年高小二年完毕转入附中的补习班。翌年升入一年级。

年三年级时离校。

回想附小、附中前后五年，少年期间的经历，犹如昨日，

使我感慨无限。仅叙数端，以志怀念。

韩主任：当时附中主任韩振华（字诵裳）先生，是我们尊

敬的老师。韩先生原留学日本学工，与我父亲同学有深交。回

国后，因他是天津教育世家，要他来改组五城中学，改隶高

我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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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师，成立附属中学。韩先生办学极严谨、强调德智体并重，要

建立良好的校风，大胆革新课程，提倡体育运动。当时请到很

多知名的老师，如：国文有钱玄同先生，他是五四运动中提倡

新文化，改革汉语的急先锋，文字学大师，又是高师北京大学

的教授。英语有赵乃传、陈国梁；中国史有黄人望；数学有张

辅庭、程春台；物理化学有吴学周；音乐有谱当时国歌的音乐

家冯亚雄（为母校组织管弦乐队，在当时中学校是罕有。他派

我吹小笛）；还有一位张鸿来（字少元）先生，是韩先生的得

力助手，他对母校的成长，有不可磨灭的功勋。这些位老师直

接影响着母校的朴实认真的校风和严格高质量的教学水平。以

下再举几位对我印象深刻的老师。

张辅庭先生：张老师是留英的北洋水师，中日战争失败后

就教英语和数学。教我们代数，用英文教本，要求极严，每堂

留作业不下四五十题，每周两堂就达一百来题。对十四五岁贪

玩的孩子来说，确是个重大的负荷。可是同学们都甘心情愿，

深感兴趣地努力去完成。而张老师对全班四十多人每周两次的

作业，一一校阅批改，按时发还。对重大错误就不免加上严肃

批语，斥责我们作为他老先生的学生不应出现这样错误。张老

师是高大身材的胖子，可是在我们的作业本上写得一手像女孩

子写的纤细秀丽而工整的小字。作业受到批改，我们还是很高

兴地欣赏模仿那优美的字体。张老师不管在堂上堂下总是一副

严肃的面孔，我们虽不免有点畏惧，但内心坚信他是

我们好，对我们有莫以名状的吸引力，没有不对他怀着亲爱敬

佩的情感的。对学业我荒疏了五六十年后的今天，还能给考大

学的孩子们补习代数、几何，因而自然而然就怀念当年张老师

赐给我的恩物。

张鸿来先生：张老师在附中任教大概有四十余年。担任国



纸晒像定

文外，还襄助韩主任办校务。老少同学可能都知道他。他刻苦

读书，钻研文字学，谦虚好学。韩主任请钱玄同先生来教国

文，他敬佩钱先生的学问，要求拜门求教，钱先生谦辞至再，

结果还是举行了拜师仪式，从此对钱先生谦称“弟子”。他比

钱先生年长十来岁。主要向钱求教文字学。后来听我父亲说：

张老师说，正了名分，就可大胆求教，无所顾虑了。张老师住

琉璃厂西门，非常俭朴，可是舍得钱买书。和琉璃厂的旧书铺

都很熟识。经几十年搜集了很多罕见的有关“小学”（文字学）

的书，他收藏的小学书籍之多，是国内可数的。张老师自己

说：“这是玄同先生指点的成果。”张老师教过我国文，有一次

很高兴地对我说：“我们俩已是同门师兄弟了。”（张老师知道

师，故有此语。）

我四岁时钱先生开始教我《文字蒙求》认篆字，是我的启蒙老

年我来北京，特地去拜望张老师，他已

岁，高兴地拉了我走到南柳巷去见韩主任。那次是我和两

位老师的最后会晤。

吴学周先生：吴老师是我们物理、化学老师。记得讲到光

学和银元素时，吴老师亲自设计建造一个极简单的暗室做实

验。教我们每人用马粪纸糊成一个“针孔照相器”，他去买了

干板（ 年前的北京还没有胶片，虽已有携带式照相机，亦

还是很笨重的），裁成小块发给我们，安进针孔照相器，让我

们去照了像，轮流进暗室显影，又在日光下用

影等一系列的实验，不仅在教学上得到很多感性知识，此外同

老师好像形成了“父兄＋老师”的关系。我觉得这样的教学效

果应该给予高度评价。

黄人望先生：黄老师是高师的中国史教授，韩主任请来教

我们中国历史。黄老师来到讲堂，从来不翻教科书，讲课口才

极好，上来滔滔不绝地讲，不管是左传、国策、楚辞，还是史



同学们近况

足球校队中坚（中

的记忆力，能吸住全班的注意，不觉一堂

记、汉书、通鉴，随口成段背诵，然后讲解。他真有过目不忘

分钟一晃过去。

黄老师讲过的东西，像一篇一篇故事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令人

难忘。

钟道畅先生：钟先生是我们手工老师。在每周两小时的时

间里，教我们纸工、竹木工，着重工具的使用。韩主任特辟一

间手工教室，备有竹、木、金工所用简单工具和木床，给了我

们亲手使用的机会。不知韩主任从哪里请来这样一位难得的手

工专业的老师。

陈国梁先生：陈老师是教英语的，水平很高，能说能写，

发音又好，后来是燕京大学的教授。陈老师喜欢各种体育运

动，他就义务指导母校体育运动。母校的足球、篮球、网球、

田径赛等能在北京占一席之地，陈老师大有功劳。此外他还领

导同学参加英语的演说和英语歌咏活动，对提高英语水平有极

大帮助。

郑庆甡（现改名天挺）：是附中改组后第一班学生，我与

他弟郑庆珏（已故）同年，因而相熟。六十多年，未断来往。

现任南开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是当代明清史大师。

张峻（现改名乔啬）比我高四班，是工程专家。

辛裕贞：比我高四班，是工程专家。在北京工专任教。足

球校队后卫。

马泽民：比我高四班，短跑健将，足球校队右翼。近况不

明。

跳掷运动健将陈树樾：比我高三班



卫）近况不明。

赵世炎：比我高两班，“五四”运动时带着我校队伍去赵

家楼，回校后，在操场对全校同学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已

故。

高一班有李懋、杨同保、李光彦，（模范教师）均健在。

同班有何延熙（现改名甦）、鲍士贤、翁惕、吴璋、姚鼎

新、杨观保、添士昌（现改名意若）等均健在。

仅就回忆所及，拉杂如上。

马巽： 年毕业生。中国科技情报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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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的优良传统

我是公元

二年级攻读的。由于母校是当时全国模范中学，做父母的总想

自己的子女能考进这全国闻名的中学。

当时母校是四年制中学，所以我在

奖一本英国出版的“世界地图”。

年共毕业两个班约一百人，我们得甲等的共四人，每人由学校

年抗日战争开始我把它

留在南京。张钰哲的一本曾被他带到后方，足见他对这本纪念

品的爱惜与重视，我远不如他。

当时校长是韩振华，他是日本东京工业学校毕业的。教

务长姓张，绰号是“煤铺老板”。数学程老师，解放后在

北京大学教书，

年我

年春节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

时，师生同桌共餐，真是难得。英语老师赵述庭，

在上海华东师大兼课时，还见到他。化学吴老师是一个高个

子。博物老师李泰芬。这些老师都是给我印象较深的中学

老师。

时做工间操，韩校长总是参加的。下午课后每天上午

集体到操场运动，我爱踢足球。母校使我喜爱运动，爱做工间

操。今虽年已八旬，仍甚健康，不能不归功于母校！

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数学，程老师非常地好！个个习题都

陈遵妫

年从北京畿辅中学读完一年级后转到母校

年暑假毕业。同



年我被国立中央研

要做，几何用温德华氏几何学（英文本），习题也用英文解答。

这两个习惯使我在日本东京高师数学系读书时，所有习题，老

师虽然没有让学生做，但我仍然每习题都做，而且都用英文解

答，博得日本老师的赞赏，经常在日本学生中表扬我。遇有难

题，学生去问老师，老师多告诉他们，你们先去问“陈样”，

不会时再来问我！这样的荣誉应归功于程老师。

博物李老师，老在黑板上写一大篇笔记，要学生抄下来，

他的一手好字，给我留下很深印象。这就养成我读书爱写札记

的习惯。即看一本书，总要把它重要部分摘录下来，以备后来

参考之用。 年党命我写一本“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出

版后，苏联科学院因为此书内容丰富，省得他们去找很多参考

书，把它译成俄文出版，这种荣誉归功李老师培养！

英语赵老师，总是手拿着课本边走边念，要同学们跟着他

念。记得有一课讲到有关人生观的问题，他说：“人生观就是

三个字。也就是三个“ ”的问题，即：

“人为什么活”“人为谁活”“人应该怎样活”。我经常以这三个

”问题问自己。到解放后，毛泽东著作给了我以明确的解

年我们在华东师大教员休息室碰到时，还提起

答。赵老师对学生非常认真严格，记得有一次，坐在我桌旁是

一位华侨姓严的同学，他有一题解答不出来，我就写一张条子

给他，被赵老师看见了，记我一过！这是我无纪律、自由主义

的表现！

这件事，大家都哈哈大笑！

母校的优良传统，不但有一套教学制度，更主要的是有经

验丰富、教学认真的老师！

中学教育是人们打下基础知识的教育，非常重要，我热爱

我的母校，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她！

究院天文研究所停聘时候，由南京返回北京，先在母校教数学



大寿，届时我如未见马克思，我一定

课，不久由于接受河北省农学院聘书才辞掉。

明年是母校诞生

参加庆祝大会！

陈遵妫： 年毕业生。著名天文学家。



辛酉年回忆辛酉一班

年人，

汪振儒　　　　贝璋衡

我们是 年（那年是农历的辛酉年）入学的，因此在

年编印毕业纪念册时自称“辛酉一班”（还有个二班，是

周年，恰首创男女同校纪元的女生班）。今逢母校庆祝建校

巧也是农历的辛酉年，因此是我班建班的花甲周年，谨就回忆

所及，写些不太系统的资料，以志不忘。

人（男生），而录取的仅有

人了，如今在世的怕已不足

报名投考我班的据说有

人，毕业时则只有

来没有做过调查，所以情况不太了解。

辛酉一班是师大附中四年旧制的最后一班，此后即改为三

三制的新制，也是男附中开放“女禁”最早的一班，同级的二

班，是附中男女同校的第一班女生，在当时应算是“开风气之

先”的。

据回忆我班在校四年似乎曾有“模范班”的称誉。班上的

同学团结比较好，大家都热心维护班的名誉，如教室的清洁卫

生及美化，课外活动，都有较好的成绩，曾组织过“爝火”

社，当时的负责人如蹇先艾及李健吾已是现在我国知名的文学

家了。同时大家在学习成绩上也比较好。

我班之所以能有一点优点，这是与当时老师的辛勤教导分

不开的。一年级入学时的级任方蔚东老师兼授英文，极为严肃



年代表学校参加了

认真而又和蔼可亲。二年级时任级任兼授国文的夏宇众老师也

是热心培育后进的良师益友。三年级时的级任兼英语教师赵海

天老师，四年级时的级任兼国文教师张建侯老师都是能给后进

以莫大教益的辛勤园丁。此外还有很多老师都是令人怀念的，

如王仲超老师，是教务主任兼给我班讲授数学、化学等课，李

约（士博）老师讲授动物、植物及矿物学，周传儒老师讲授西

洋史等，不能一一列举。

说到讲课，我班好像也是首先采用英文课本的一班，当时

因受教会学校的影响，所以有些课都采用了英文课本，如数

学、物理、化学、外国地理等都是。在今天看来，这恐怕是不

足取法的，其效果如何值得分析，但对我们后来阅读英文业务

书籍也还有一点帮助，可说是功过各半吧。

很可能我们是最早讲授语体文的一班，另外在二、三年级

时还有两个缅甸留学生在我班学习，但未等到毕业他们就离开

了。还有张挹兰烈士的弟弟张宗群也在我班学习过，也是未到

毕业就离开了。

那时学校重视社会工作，设立了平民夜校，每日在下课之

后由学生为附近未能入学的儿童补习，我班的杨宝麟同学等也

参加了这项工作。

辛酉一班对于体育活动也是很积极的，当时排球运动在北

京的中学界还不太普遍，不过我班在

全市中学排球比赛，并且获得了第一名，当时的教练是体育老

师徐涛。

年在我班准备毕业之前，发生了“五卅”运动，我

班也踊跃参加游行示威，以及上街宣传抵制日货，有很多同学

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情景仍历历在目。

我们入校时，高士其同志（当时名仕琪）已在四年级，他



那时是童子军的队长，经常穿着童子军的制服出入学校，所以

很引起我们注意。另外现在清华的张维同志，那时好像是在初

一或初二，他班的教室和我们的相邻，我们还经常和他挑逗打

闹，然而，现在他已是大学的副校长了。

汪振儒：

贝璋衡：

届校友。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届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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